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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为海员呐喊加油

! ! ! !那年，我从华东师大夜大刚毕业，单位
就考虑给我调动工作了。因为我喜欢写作，
单位领导有意要我担任办公室秘书。恰巧这
时海运报的陈副总编也要借调我，我的一篇
人物通讯在报上刊登，反响很好。不知哪根
神经搭错，我竟然选择了去海运报当记者，
搞摄像、写新闻，一干就是二三十年。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和我一同
拿到文凭的同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有的当上了处长，甚至还有副局级的。
而我，几十年依然在一线采访写稿，冤
吗？妻子有时笑着，点点我的头，“你呀！你
呀！”
我知道妻子心里并不沮丧。本人也丝毫

不后悔，反而认为遇上这个职业是我的幸
运，它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从上海海运局到企业重组改制为中国
海运，我们企业有海员 !万余人。要说中国
海运的总经理叫什么，他们也许知道，但问
及几位副总经理的名字，很多人摇头不知。
我的名字，却很多人知晓。

一次，我搭班车到报社，中途上来一位
白净的陌生中年人。我与车友们聊得正欢，

那位白净中年人突然问道：“你就是海运报
的朱老师？”“你是？”他告诉我，他是一名货
轮船舶政委。通过聊天，我才知道，他常常向
海运报投稿，可大多稿件石沉大海。一次，发
现海运报刊登了他的一篇稿，十分高兴，仔
细阅读，发现改动很大。稿件改动激发了他

灵感，从此对写稿有了一点心得。我记起来
了，那次的版面编辑正是鄙人，看到了这篇
投稿，虽然写得毫无头绪，但反映的新闻事
实却有价值，为此对稿件进行大幅调整。没
有想到，这位政委却念念不忘，让我十分感
动。

一次，妻子告诉我，他单位同事的爱人
也在海运局船上工作。竟然也说知道我大
名，这让她十分高兴。我下基层、上船舶，为
海运事业的发展鼓劲，虽然辛劳，但得到了
广大海员的认可，我非常欣慰。

在采访中我结识了一位政委，此人能说

会道，也敢于创新，在油轮公司颇有名气。一
次相遇，他十分自豪地说：“从 "###吨位的
油轮到 $%万吨的 &'((我都工作过！”我听
了哈哈一笑，说：“你只是登上不同吨位的油
轮罢了，我可是除了潜水艇以外，啥船都上
过！”他愕然。我确实没有说瞎话，我在珠江

的支流西江登上过只能装载十几个集
装箱的驳船，也上过 )%%%箱位的大型
船；我曾在老货船上与船员一同战风斗
浪；几十万吨的油轮、货轮，滚装船、游
轮，我都登上去过。我见证了中国航运

业的飞跃发展，我用手中的笔，为海员呐喊
加油。我经历过，所以我骄傲！

光阴荏苒，中国两大航运巨头联手重
组，我退离岗位，海运报也休刊了。在我案
头，只有几十本一二三等奖的荣誉证书和上
海市企业报优秀记者的水晶奖杯，提醒我，
我曾在航运企业报社笔墨耕耘多年。往事不
堪回首，但凭借海运报多年的磨练，我仍在

《中国海员》杂志这块园地
辛勤耕耘着。

朱文樵

巢云诗钞（五）
汪涌豪

戏为游仙诗

一从棹歌起天末!十年穷海不回头"

清风吹日日过云!光照琉璃滑如油"张羽

盖!树霓斾!罗浮不到到瀛洲" 瀛洲鳞介

多随意!怨海轻浅逐上浮"浮上绛烟餐太

霞!控驾鬐虹化龙骝" 惊夜疑有王乔来!

望曙赤松期同游"再顾远色带岛树!滉漾

漫天星汉流"青鸟才度紫霄宫!鸾驾不回

烂壑舟"俄倾鹊山动歌声!狌狌招灵鬼生

愁" 九霞悬圃张瑶

筵! 三天昆陵出琼

楼" 日下沧溟成一

吷! 碧落混茫去无

收" 五草七木尽委

地!六漠八荒转成秋"魏阙下!金门诏!波

静天高全忘掉"天常无情天不老!人不丧

我无烦恼"又笑东西南北走!麻姑王母不

相酬" 风过鲛鱼传消息! 童子悉数付青

沤" 乃叹玉颜侵白发!堂堂青春不我留"

欲解朝骖从五老!黯然已觉此身休"

马尔代夫面积虽小，但历史却很悠
久。及我来此，距希腊人托勒密首次文字
记载已隔 *+,%年，距郑和商船来此贸易
也过去了 -%%年。从来向往逍遥的中国
人虽不常绝海跨洋，但大多思慕蓬壶。以
后即使入山求仙，并改“仙”字为“屳”或
“佡”，仍不忘拟像其意，在清修的静室用
博山炉，乃或在园林中用石头叠出海上
三山，至于祈求长生轻举的慕仙之文与

寄托出世理想的游仙之诗就更多了。即
此足证大自然永远是人的老师，更是托
庇人精神的最好居所。故所谓游仙，非仅
为长生不死，乃求自由意志之得畅行也。

游新西兰南岛哈格雷公园兼答故人问

水绕堤梁自在流!舟维塍岸识凫鸥"

为逢胜日来新渌!亦洗尘氛亦忘忧"

有时候城市是靠公园挣得人气的，
譬如中央公园之于纽约，海德公园之

于伦敦。基督城也
同样，倘无占地
.),多万平方米的
哈格雷公园，一定
会逊色很多。但现

在，落尽了春天的樱花，由夏树撑开的
浓荫，让草地上的阳光跳荡不停。可以
想象，到了秋天，这里的一切会如何悉
归于纯金。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那条
由梧桐与垂柳夹持的雅芳河，它澄澈
如练，静流无声。那些方头平底的游船
最初由英国殖民者传入，现在都交给
了头戴镶边草帽、身穿爱德华时代彩
条西装或白衬衣吊带裤的后生。他们
口袋里插着玫瑰，举止彬彬有礼，由其
撑长篙往来摆渡所带
出的风情，逼似剑桥的
康河。也因此，这里被
称作“英国以外最英国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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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朋友自杭州送来龙
井新茶。沏上，随着几片鲜
嫩叶瓣在杯中慢慢舒展，
水顷刻间被淡淡的绿意洇
染得清澈通透，袅
袅的水雾中，清香
随之飘散。我不谙
茶道，只觉得这茶
香，绿意淡雅、赏
心悦目，喝着喝
着，倒想起了千里
之外的贵州湄潭。

也许是孤陋
寡闻，原先我不知
贵州还有个湄潭，
直至前年初冬到
了该地，才晓得是
个盛产绿茶的美
丽茶乡，而且一再地被惊
倒。别看湄潭地处黔北偏
僻山区，却有两个“世界之
最”令人瞩目。一进湄潭县
城，无论从哪个方向，映入
眼帘的都是高耸于城中火

焰山顶的一把棕色大茶
壶，其气宇轩昂，巍巍壮
观。壶内实为集休闲、娱
乐、观光于一体的茶文化

主题公园，不仅能
从一个个窗口俯
瞰全城，还可在里
面喝茶就餐。据说
为打造这个庞然
大物，历时 /年才
完工，难怪号称
“天下第一壶”，被
载入吉尼斯世界
纪录。我不知道坐
在那上头喝茶是
什么滋味，会不会
有种君临天下，悠
悠自在的超然？在

湄潭流行一句很有名的诗
“一生只等一壶茶”，这道
出了湄潭人的好茶。
而真正让我体会到湄

潭人对茶的钟爱，是看到
了万顷茶海。那是世界上

连片面积最大的茶园，广
袤无际，绵延起伏，一马平
川地伸展开去。站在高高
的观光塔上举目远眺，仍
一眼望不到头，唯有一条
车行道宛若白色的绸带从
中间飘过伸向远方。我仿
佛置身于茫茫草原，又好
像行进在浩渺的大海中，
满目都是青绿色。面对茶
海，唯有震撼，这是此前从
未见过的。我似乎找到了
“一生只等一壶茶”的注
脚，原来湄潭人早已把茶
与大地融汇于一体了。这
时，天飘起了蒙蒙细雨，感
觉空气中的湿润与江南无
异。听当地人介绍，拥有
/, 多年历史的湄潭“翠
芽”与“龙井”不分上下，看
来同两地气候、环境相近
有关。茶圣陆羽曾对湄潭
的茶大为赞赏，称“往往得
之，其味极佳”。遗憾的是
我没这本事，品不出两种
茶的区别所在。
不过，湄潭与苏浙还

是有些缘分的。抗战时期，
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
带领下，跋山涉水西迁湄
潭，师生们上课之余还在
当时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
种植过茶叶。在原先的旧
址上，我见到了浙大教授
曾住过的转角楼，无数的
电线从楼前穿过，周围的

房屋已拆去，只剩这幢摇
摇欲坠的旧楼立在原地，
墙上钉着全国重点文物的
牌子。看着这座孤独的旧
楼，我眼前浮现出了当年
那些教授们的身影，他们
从遥远走来，叙说着曾经
的一段历史往事。如今他
们已成为湄潭的一部分，
与茶连在了一起。
那天，我还登上了湄

潭县城旁的一座山顶，充
满生气的湄潭一览无遗，
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展示
着城市的发展。此时，远处
的那把大茶壶与我已在一
条平行线上。有茶才有壶，
而有壶则茶方可尽情展
现。茶是湄潭人的一切，茶
壶则是湄潭的象征。呼呼
作响的寒风中，我感觉与
那把茶壶渐渐走近了。

老高
姚 霏

! ! ! !一直想素描一下老高。
老高老家山东，三年前，为了

照看孙女来到上海。老高对于看孩
子颇有自信，因为包括儿子在内，
娘家几个侄子侄女也都是她看大
的。可时代不同了，老高不得不学
习新技能，比如奶粉的冲调、按时
喂奶、婴儿抚触、拍嗝拍痰甚至营
养搭配……从一点不懂，到一点就
通，老高进步神速。
但令老高头疼的还是孩子的穿

衣问题。老年人大都怕冷，总习惯根
据自己的感觉给孩子穿衣服。可现
代育儿理念强调“孩子少穿不生
病”。结果，为了孩子每天穿什么，老
高经常和儿子儿媳“打游击”。早上
出门，儿媳安排了孩子穿的衣服。下
午回来，总发现孩子又套上了一件。
最后，家庭会议的结果是去掉两个
袖子———可以加，但只限于马甲。不
过，老高的育儿理念也不总是传统
的。比如在给孩子喂饭这个问题上，
老高坚持不能大人嚼了给孩子吃；
在洗衣问题上，老高坚持小孩子的
衣服，即使量多件大，一定要单独手
洗。你问她这些事是哪里知道的？她
就笑着说，现在农村也“科学”着呢！

老高最相信“科学”的事。在老
家时，老高的饭量可不小。刚到上
海，看到儿子小小的碗里浅浅的半
碗饭，总担心他吃不饱。后来，老高
体检出脂肪肝、血脂高，在电视养生
节目的科普下，老高也开始每顿半
碗饭，还常把“肚子太大”、“少吃点”

放在嘴边；刚开始，老高总说这里人
从早到晚锻炼，也不嫌累。现在老高
也会忙中偷闲，跟着儿媳一起做做
操、走走路。不过，有些事老高也有
自己的看法。到上海才一个月，老
高就把小区里的男女老少认识了
一大半。儿子带孙女出门，小区里
的不少人都凑过来逗孩子，问“你
奶奶呢？”儿子对于老高喜欢和陌
生人说话的“毛病”颇有微词。老高
却说，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就能
不打招呼？这不科学。
老高文化水平不高，但她的知

识也大有用武之地。当下，大家都追
求食品安全，什么农药、激素唯恐避

之不及。老高以自己半生耕种于田
间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不打药都
是商贩的噱头，但再打药也是收割
前好一阵子的事，所以买回家的蔬
果已经没什么农药。如果再不放心，
就多吃那些不怎么打药的菜。比如
长在泥土里的地瓜、山药、土豆、萝
卜；南瓜、洋葱之类也可以放心食
用；而长豇豆、西红柿、花菜等最招
虫，农药会打得多些。以前，老高总
怕家里带来的东西不值钱，拿不出
手。现在老高最骄傲的就是把自家
种的姜、花生、小米送人，还不忘说
一句，自家种的，放心。
春光明媚的下午，小区门口的

小花园总有这么一群人。她们推着
小车、抱着小孩，三三两两、嬉嬉笑
笑。她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还会约好
周末一起跳操、买衣服。这群人里，
总有个一手挎着素色小包，一手牵
着童花头小囡，乐呵呵听大家谈笑
风生的大个子老太太。那就是老高，
我的婆婆。而她身边，都是一些不辞
辛劳，甚至不远千里来为子女分担
育儿重担的婆婆妈妈们。她们很传
统，却不拒绝与时俱进。她们都很可
爱，只要你愿意走近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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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事自洛阳带来一盒牡丹花脯，盛
放在一只器皿中，色泽嫣然，如一盒上
好的胭脂。拈起一只，姿态妩媚，宛然如
生，这样一种风华一旦弃了枝头如下凡
入了尘世，如今呈放于器，那一痕胭脂
玉脯，无辜横陈，完美如一帧标本，分明
有某种静默无言的款款情思在里面，一
时竟不忍下箸。
蓦然忆起离骚里的两句：朝饮木兰

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斗胆一试，果
觉惊艳无比，牡丹花的清香跟蜜饯的甜

腻，一旦玉露相逢竟是齿颊生香，回甘无穷。如此一番
含英咀华果然是神仙绝品，一时间锦心绣口，大约诗可
吟得，文可作得。

也曾在白洋淀领略过油炸荷花的冰火两重天。于
晨曦微露之时，偕一木兰轻舟荡入藕花深处，采撷第
一枚清露滴落的菡萏新株，将其置于灶上，一番烈火
烹油，凌波仙子顿成凛然之姿，此种作法似有焚琴煮
鹤之嫌，如今想来仍心有戚戚。
还有一种木樨肉，取肥瘦相间猪肉若干，以桂花的

浮花浪蕊相佐，用木樨的清香去中和肥肉的秾丽，口味
清冽甘醇，不失为一道上品，历来为饕客们趋之若鹜。

大抵这世上所有的爱欲一定要着落在一个吃上，
方才觉出现世安稳，烟火丛生。不独风物，所谓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譬如恋人之间，最
深切动人的一句情话尚且不是我爱
你，而是我做给你吃，其中风月自知。
牡丹总是开在春浓酒酣之际，此

时李谢浓妆，桃红飞散，春已深深处。
牡丹是接近花事荼靡的一种盛开，姚
黄魏紫灿若云锦，名动四方。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

浓。李太白一曲《清平乐》道尽牡丹的
浓艳富丽，春光旖旎。牡丹盛于唐时，
唐人也痴爱牡丹，唐朝雍然大度，气
象万千，与牡丹的品性极为契合。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使君王带笑

看，牡丹也是一种春风得意，富贵荣
华之物。宋人清简，偏爱梅花的风流
淹然，孤标清矍，于是杜撰出了一个
梅妃江采苹，一曲《楼东赋》更是清怜幽独，风致绝俗，
极其契合宋时文人的一种审美。
这就譬如中国古典文学的双峰并峙，唐诗与宋词，

唐诗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宋词幽微款曲，灵动摄人。
审美这种事情相当有意思，有人就对牡丹爱慕成

痴，也有人可能不屑一顾，譬如八大，他会去画一株瘦
荷，几根枯藤，枯藤之上栖息不稳的寒鸦一点，绝对不
屑于去画一只春风拂槛的露华牡丹。
审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心性，大多与一个人的遭

逢际遇有关。文人清赏，中国的文人大多追求一种孤清
散淡，寥落空寂的出离之美，牡丹是春风骀荡，富贵荣
华之物，或许会有人觉得牡丹过于浓艳富丽，未免世俗
了些，我以为大俗之至方为大雅，况且华贵本亦是一种
气质，就像三代才成就一个贵族，这世上如若有一种花
可以冠为国色天香，玉质华章的话非牡丹莫属。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而她的花开势

必要名动四方，令群芳失色。
此去不远的东都，春浓酒酣，盛世繁华。
垂杨紫陌洛城东，我知我是想念洛阳了。

! ! ! !端午节快到了# 明起刊

登一组$享受传统佳节%&

老叟童趣
钱绍昌

! ! ! !一年半前，女儿对我们说，你们两老都已年逾八
十，住的却离我家这么远，不如搬到我家附近来住。女
儿一片孝心，我们当然听从，当即搬到了女儿的小区
仁恒滨江园。滨江园层台耸翠，花木扶疏，可惜公共交
通不方便。以我的步
速走到最近的地铁
站得 $, 分钟，即使
到了站内还必须下
/, 余级台阶才可以
上车，那简直是要了我的老命，出门不得不借助出租
车，所以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在小区花园散散步。

小区里孩子特多，长得惹人喜爱，我基本上都认
识，并喊得出他们的名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每天
都到小区广场散步，上下午各一次，顺便逗这些孩子
玩，他们跟我也很亲热。
下午 "时左右，我还会到小区的幼儿园去看老师

带着孩子玩。孩子们会分成七、八个小组，有的玩丢沙
袋，有的玩爬行比赛，还有玩“钻狗洞”或拉着小车转圈
的。看到我，不少孩子会来跟我打招呼，大胆的还会跑
过来向我讨糖吃，所以我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些糖果。老
师们很宽容，从来不制止我。到了下午 !时，家长陆续
来领孩子们回家了。

与孩子们逗乐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让我感
到人生更有乐趣，使我这个老头越活越年轻。


